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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策劃第一本有關光板田村的文獻《光板田壁

話》時，有着說不出的感動，因為彷彿重新去認

識「香港」，發現原來生於斯，長於斯，但對香

港早年歷史的認識卻像是碎片一樣、零零碎碎。

一張又一張的黑白相片，一段又一段的歷史，加

上村民所說的故事，文字及圖片所記述的變得更

為立體。「香港」⸺原來是這樣一路走來。

當我們要做有關鄉村的紀錄時，也不禁會問，我

們留下的到底會否只是螢火蟲的光？讓人看着來

懷緬前塵往事？還是可以作為一股靜極而動的力

量？透過靜靜躺着的文字，讓村民的生活、精神

躍現紙上，令身處都市的你，開啟對土地、人與

人關係、城市發展、鄉郊保育和傳承的思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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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歸根結柢，要保育環境和自然生態，還必須從保育「人」和「鄉郊社區」入手。只有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

關係，理順城鄉的整個生態體系，則保育工作才會見到成效，所謂的城鄉矛盾，所謂的保育／發展矛盾，才

不會被人為地和割裂地製造出來」（鄒崇銘和韓江雪 ，����，頁���）。

走進鄉村，希望不只是一種懷舊熱潮下的「打卡」，而是在蝸居的年代，提醒我們還是可以選擇其他的生活

方式。縱然不是要搬到鄉村生活，但是村落與村民的存在，讓城市人仍有機會與土地、傳統文化、人文精神

和歷史連結。「任憑商業、地產價值淹沒歷史文化精神，只會淪為無根的城市」（余震宇，����，頁�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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